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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以宋志明老师治学数十年的经历，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法进行新的探讨，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以复数哲学观、中国哲学特色观、中国哲学精神观为方法论前提，语境中求因、文本中探理，是研究中国哲学不可多得的佳作。
◆ 读者定位
1、哲学研究者
2、哲学爱好者
· 作者简介
宋志明，男，1947年生于辽宁省吉林市。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为该校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熊十力评传》、《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通论》、《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国学十八讲》、《中国古代哲学发微》等30余部，发表论文250余篇。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育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第八届高校名师奖，享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哲学分会委员、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有社会兼职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 内容简介
哲学史以“哲学”为主语，是从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在哲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可以有学术思想史书写，但没有哲学史书写。在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学科初步建立起来。1949年到1978年，由于受到“两军对战”模式的干扰，学科建设落入低谷。1978 年以后开始复苏，学科建设迎来了春天，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和冯契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为标志性成果。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对学科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复数哲学观、中国哲学特色观、中国哲学精神观为方法论前提。语境中求因、文本中寻理、问题中明变为方法论原则。具体方法有三观结合法、集约拓展法和比较评判法。
◆ 简要目录
目录
第一章学科初建 
第一节从学术史到哲学史 
第二节纵向进路 
第三节横向进路 
第二章新的方法与僵化模式 
第一节新语境新方法 
第二节“两军对战”模式的引入 
第三节困惑与质疑 
第四节灾难性后果 
第三章新时期的复苏 
第一节走出困境 
第二节标志性成果 
第三节“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第四章方法论前提 
第一节复数哲学观 
第二节中国哲学特色观 
第三节中国哲学精神观 
第五章方法论原则 
第一节源：语境中求因 
第二节流：文本中寻理
第三节脉：问题中明变
第六章具体操作方法 
第一节三观结合法 
第二节集约拓展法 
第三节比较评判法
◆ 上架建议
哲学
书摘
自序 
这是我退休之后付梓的第一本书，可以说是我数十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方法方面的一些经验之谈。 
我从1973年开始涉足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到2013年退休，刚好40年。在这40年间，我发表了250余篇文章，出版了三十几本书。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哲学通史的著作，主要有《中国传统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2008年第2版、2013年第3版）、《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我算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哲学通史的梳理。虽说不上成绩斐然，毕竟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本书当然吸收了前贤和时贤的成果，并且从中获益匪浅，但不依傍任何人的现成说法，故谓之《新探》。这个“新”字，未必妥当，严格地说，应称为“我探”，因为在别人眼里，可能算不上新。本书所写的，皆是我之所思、我之所想、我之所见，不迷信任何所谓“范式”。“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可得而专也。”对于本书的一家之言，你可以认同，也可以反对。无论认同，还是反对，我都感谢你！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法新探自序自从步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我就时常受到方法上的困扰。我看了许多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论著，参加了多次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研讨会，虽有些启发，但仍旧感到茫然。是冯友兰先生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老人家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的《自序》中写道：“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我对冯先生这段话的理解是：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或研究内容是统一的，没有什么抽象的研究方法。你还没有“研究”，怎么谈得上“方法”？脱离研究过程，侈谈所谓“方法”，所谓“范式”，恐怕徒劳无益，自误亦误人。实际上，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去摸索。自己摸索到的方法，才是最有用的方法。通俗地讲，也可以叫作“摸着石头过河”。 
研究方法总是同研究内容、研究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什么脱离研究内容和研究过程的、屡试不爽的、现成的研究方法。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每个研究课题都有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可操作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出来的。当然，他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方法，但是学习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独立探索。想从别人那里找到现成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抱有这种念头的人，恐怕已陷入方法论的误区，只能被“方法论的焦虑”折磨得焦头烂额，不会有什么收获。鲁迅先生说过，从事文学创造的作家，不一定先要把《写作方法》、《创造大全》之类的书都读透了之后才动笔，而是在创造过程中体味对自己适用的写作方法。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道理恐怕也是如此。“绣出鸳鸯与君看，不把金针度于人”，这并不意味着绣花师傅太保守、太小气，因为“金针”确实难对不知者道。徒弟要想掌握刺绣的方法，只能在刺绣的实践中去摸索，用心揣摩师傅绣出的“鸳鸯”，不能指望师傅告诉你绣出鸳鸯的现成方法。方法不完全是学来的，更重要的是靠自己去“悟”。借用《坛经》上的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现成的方法，恐怕只会落得邯郸学步者的结局。邯郸学步者觉得邯郸人走路的方法好，就去学，结果没有学会，竟连自己原来走路的方法也忘记了，最后只得狼狈地爬出邯郸城。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本书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之风，另一种是虚无主义之风。 
一些以“学术警察”自居的人，极力鼓吹“两军对战”模式，可以说是教条主义之风的典型表现。教条主义者从苏联哲学界搬来“两军对战”模式，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强行推广，害苦了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在“两军对战”模式的误导下，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唯一能做的事情，仿佛就是给古代哲学家制造一顶“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的帽子。这种“研究”，完全脱离了中国哲学史的实际，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道理很简单，使用外来的问题和外在的方法剪裁中国哲学史，怎么可能呈现中国哲学史的真实情况？世界是从来就有的，还是上帝创造的？这是西方人才会有的一种困惑，是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才会提出的问题。中国古人从来没有上帝创世说的观念，根本就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创世说的传说，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但那只是小说家言，不能作为一种非常严肃的学术观点写入中国哲学史。我们不能用看待西方近代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古代哲学家，不能武断地把古人近代化或现代化。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哲学属于前近代的哲学理论形态，因而中国古代哲学家不可能像西方近代哲学家那样自觉而清晰地意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不可能依据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来构筑学说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教条主义者长期掌控话语权，致使中国哲学史事业跌入低谷。如果不刹住教条主义之风，不搬开这块大石头，中国哲学史事业便无法走出低谷。《新探》之所谓“新”，主要是针对陈旧的教条主义话语方式而言的。 
虚无主义之风是近些年刮起来的，具体表现就是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以“合法性”评判哲学，十分荒唐。哲学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学问，根本不存在合法与否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只是哲学的哲学”，只存在着“带前缀的哲学”，如中国哲学、欧洲哲学、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等等。哲学是个复数，而不是个单数。各种哲学话语方式可以有相似性，但不具有相同性，怎么可能判定某种哲学合法，某种哲学不合法？合法性可以用于政治、用于法律，但不能用于哲学。有如我们可以讨论鸟的飞翔性，但不能讨论狗的飞翔性。不承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等于说根本没有中国哲学史这么一回事，等于说研究中国哲学史无异于画鬼。一个无故怀疑“父母合法性”的孩子，肯定是不孝之子；一个无端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人，岂不等于置身于中华民族之外？倘若不刹住这股虚无主义之风，研究中国哲学史从何谈起？所以，必须澄清虚无主义迷雾。《新探》之所谓“新”，也可以说就是对虚无主义之风的回应。 
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问题，乃是我数十年的心结，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2011年，我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法新探”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有幸获准立项，遂有本书写出。2012年，我获得北京市第八届高校名师奖，北京市拨给我一笔“信息传播费”，可以用于出版补贴，遂有本书出版。 
十分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帮助本书出版，十分感谢本书的编辑，他们付出了许多辛劳，为本书增色颇多。 
叹曰： 
智潭慧海索玄珠， 
格物致知贵自得。 
鸳鸯绣出堪赏目， 
金针还须多琢磨。 
宋志明 
2014年1月 
序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二楼思灵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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